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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能力与科学研究的密切联系
———周立伟院士访谈

刘　芹
（上海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上海　２０００９３）

摘要：近日对我国著名电子光学和光电子成像专家周立伟院士进行了访谈。访谈中，周院士首先

分享了自己学习英语和俄语的经历，强调了自主学习能力的重要性；其次，周院士详细论述了外

语教学，尤其是英语教学的必要性，指出英语能力与科学研究紧密相关，英语教学不可或缺；之

后周院士分析了研究生在英语学习和科学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并讨论了大学中开设人文课程的

迫切性；最后，周院士对上理工师生提出了建议与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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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程院院士周立伟１９３２年出生于上海，
祖籍浙江诸暨。他是我国著名的电子光学与光电子

成像专家，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俄罗斯联邦

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北京理工大学教授、首席专

家、博士生导师。他长期在宽束电子光学、光电子

成像领域从事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发表学术论

文、科技报告２７０余篇，学术专著、教材、译著及
科普著作１０余部。其专著 《宽束电子光学》荣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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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第八届中国图书奖和第

七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其研究成果曾多次

荣获国家及部级科技进步奖励。

１９４８年夏天，１６岁的周立伟放弃仅读了一年
的高中，报考上海理工大学的前身———国立上海高

级机械职业学校，为自己的专业学习和科学研究奠

定了扎实的基础。２０２１年适逢建党１００周年和上
海理工大学建校１１５周年，本文作者随学校校友工
作联络处同志一起赴京看望周立伟院士，对他进行

专访，了解他学习外语的经历，并听取他对外语教

学的建议。

一、外语学习经历

刘芹 （以下简称刘）：周院士您好！我是上海

理工大学外语学院院长刘芹。非常感谢您抽出宝贵

的时间接受这次专访。学校正在进行新一轮的公共

英语教学改革，得知您精通多门外语，我想借此机

会了解您如何学习外语，以及对母校的外语教学有

何建议。首先想了解一下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外

语的？

周立伟 （以下简称周）：我是在国立上海高级

机械职业学校 （以下简称 “国立高机”）的时候

学了一点英语。１９５１年，我到工厂工作的时候不
到十九岁，就开始在街上买一些书作为自己工作中

的参考，比如我买过一本 ＪｉｇｓａｎｄＦｉｘｔｕｒｅｓ（《夹具
和模具》）的英文书阅读，但那时候我是初高中水

平，无论是科技或是英语，我都是一知半解的。大

学时代，我学的是俄语。毕业时，领导让我从事一

个我完全不熟悉的夜视技术专业，这时我亟需学习

新知识，故阅读了很多书。我去图书馆借了一大堆

书，其中有英语和俄语参考书，逼着自己学习。我

在大学主要是学俄语，英语是毕业后自学的。无论

英语或是俄语我都是三脚猫功夫，不是科班出身，

似懂不精的，就像一只三条腿的跛足猫，能走路，

但一拐一拐的。我的外语水平和能力绝对比不上科

班出身的学生。

刘：您谦虚了，您都用外语发表过多篇论

文了。

周：我从苏联留学回来，那是１９６６年，中苏
关系恶化，基本是断交了。俄语的期刊和杂志也都

不进口了，俄语也用不上，我大约有２０年不讲一
句俄语，口语完全忘了，但阅读并没有丢弃。但英

语学习一直没有中断。

记得１９７８年，英国给我国外交部来了一封函，
邀请我赴伦敦参加光电子成像器件国际会议，希望

我在会上发表科学论文。那时我正好在研究电磁聚

焦同心球系统的电子光学，这个课题是我在俄罗斯

研究的继续和发展。我是世界上最早研究这一问题

的人，并得到了一些新的结果。从１９６８年到１９７８
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运动不断，我并没有放弃

科学研究，虽然研究是断断续续的。我们国家接到

邀请函后便派我率领一个代表团参加国际学术会

议，我便试着把自己的研究论文翻译成英文，当然

这难度特别大。我的科学研究，国内没有人能理

解，并懂得其中内容；文章中甚至有些词汇 （无

论是中文或是英文）及概念，都是我提出和创造

的。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还没有电脑可以帮助，一
切都要自己动手，实在太不容易了。就这样，凡事

开头难，路走得十分艰难，很缓慢，但我认为只要

坚持，一步一步地踏实前行，就会有收获。

二、对英语教学的看法

刘：请谈谈对英语教学的看法。

周：英语是一门世界性语言，我出访英美荷等

国时，交流就靠英语；访问俄罗斯，当然用俄语交

流。因为那时年纪轻，记忆力强，无论英语或俄

语，只要努力学和说，很快就熟练了。

我与一些朋友常常探讨一个问题，为什么在

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内出现了那么多优秀人才，
那么多大师级人物，而解放以后极少出现大师级人

物。我们讨论后，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其中有一个

原因，就是解放后我们的外语教学抛弃了英语思维

方式，太追求实用。一个科学家若缺少想象力，又

不了解外部世界，是很难有成就的。

共和国建立后，向苏联一边倒，西方的博雅教

育以及行之有效的一套教育，尤其是当时办得很成

功的教会学校，无论是小学、中学或是大学，都作

为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被认为是腐朽的教育，完全

被废弃了，代之以实用主义的教育，即以技术实用

为主的教育。那时教育的问题是学生是 “知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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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知其所以然”，重实践、轻理论，重技术、轻

科学。因此，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时培养的青年人
没有可能从西方的文化和著作中汲取丰富的营养，

也难以培养他们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文化的

能力，包括科学的思维方式。西方的先进哲学，包

括科学哲学，除了马克思外，都作为资产阶级糟粕

被抛弃了。那时虽大力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但很

多是断章取义，各取所需的。

直到２０世纪的八九十年代遴选学部委员和院
士时才发现，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我们国家出了
那么多优秀杰出的人才，尽管五六十年代，国家也

培养了不少人才，可是一比较，能当院士和学部委

员的，真正学术水平高的，是三四十年代的一批先

生们，而极少是五六十年代的先生们。

解放后，外语教学最大的一个失策，我认为，

就是废除了英语教学，完全以俄语教学代替。由于

不学习英语，使得我们的大学教育和人才培养在很

长时期内赶不上世界先进的步伐。到了６０年代，
因为中苏不和，连俄语也不学了。

英语是世界语言，而俄语基本上是俄罗斯人看

得懂。俄语的词变格变位很复杂，学起来很困难，

但俄罗斯的文化也是非常丰硕优美的。我学习俄语

后，非常喜欢，尤其是他们的文化、音乐、艺术、

诗歌和电影，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一直认为，外语

是认识世界文化、科学与技术最好的武器。要了解

科技的进展，就要靠外语，学习外语。我在大学当

教研室主任时，一直推崇和鼓励同事们学习外语，

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我鼓励教研室同事们学习英

语。我曾经在学习时间给同事们分析英文序言的

翻译。

刘：周院士，您在国立高机学习的时候，有英

语课吗？您还记得一个星期上多少节英语课吗？

周：那时我上高中，有一门英语课。一个星期

上一次，学了也就忘了。仅学了一点初级英语。老

师教的内容我完全记不得了。只记得一位男老师每

次上课一开始便讲当天的股票、社会的情况等等。

那时，年纪小，不懂得学习外语的重要性。

刘：那是否相当于您的英语都是靠工作以后自

学的呢？

周：对。主要是工作需要，不学习不行。我学

外语，主要靠自己学习。一边学习英文资料，一边

学点文法，很不系统，就是急用先学，实用主义的

学习。故我的基础很不扎实。若要考 ＴＯＥＦＬ和
ＧＲＥ，我是绝对过不了关的。不少人学习外语，因
为学习进度太慢，一个上午看不了几行，没有耐

心，就放弃了。故学外语一定要有毅力和耐心，坚

持学下去，不能像 “狗熊掰棒子，掰一个，扔一

个”。起初，学习的进度当然很慢，如果能坚持下

去，读完一本书，以后进度就快了。

我大学毕业后，要学习研究新专业，每天要阅

读参考很多资料。那时，５０年代末，我让学生帮
我借书，学生们都说我当时学习速度特别快，而我

形容自己当时的学习劲头——— “好像明天我就要

走了，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那样的渴望，那样

的劲头，学习特别刻苦。

后来我到俄罗斯做研究，列宁格勒谢德林图书

馆有大量的俄文图书和英文图书，我每天就在那里

发奋读书学习，饿了啃块面包，渴了喝口凉水，困

了打个瞌睡，做了大量读书笔记和文献卡片，想从

学习中得到启发。在俄罗斯学习的三年，的确很辛

苦，但我感觉很快乐，苦中有乐。许多人认为我那

段时间实在太辛苦了，太孤独了，太艰苦了。但我

喜欢探索未知，我感觉自己也很快乐，虽然有时十

分想念自己的亲人。一旦当我有科学发现时，我觉

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刘：您大学是在北京读的，对吧？

周：对，大学在北京工业学院，就是北京理工

大学的前身，１９５３年入学的。
刘：您是在北京工业学院学习了俄语吗？学习

了几年呢？

周：我１９５２年在工厂工作的时候，厂里办了
一个初级的俄语学习班，是专门为工人开设的俄语

启蒙课，当时就学了一点发音和基本词汇。许多人

觉得好玩，但我很认真，结业考试时得了１００分，
工厂奖励我一座塑料的毛主席像。到了大学以后，

因为政治上向苏联一边倒，就不学英语了，工作后

才又一点点捡起来。故我无论英语还是俄语，都是

三脚猫功夫。但是，学习外语有一个奇怪的地方

是，你若年轻时真的学好了，就很难忘记。１９６６
年我从俄罗斯回国，１９９１年去俄罗斯访问的时候，
虽然２５年没有接触俄罗斯人，也不讲俄语，但一
到俄罗斯机场，俄语的词汇全都在脑海中翻滚，都

４１２



　第３期 刘　芹：外语能力与科学研究的密切联系 　

想起来了，人家说话的意思也明白了。在萨马拉大

学参观时我当翻译，从早到晚，一刻也不停顿。这

就是因为年纪轻、记忆力好的缘故。到了自己老年

了，一个单词，刚查了辞典，而辞典一合上，立刻

就忘了，这才体会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这句谚语的含义了。

我觉得自己学习外语的能力还可以，在俄罗斯

做研究的时候，除了英文和俄文，我还参考诺贝尔

奖获得者的一篇德文文章，为此还自学了德语，并

把那篇文章的主要章节由德文翻译成了俄文。这都

是被逼出来的，偷懒是一个人的本性，我也一样。

若没有坚持的力量或者逼迫自己前进的动力，很容

易找个借口偷懒。

我在俄罗斯写的副博士学位论文，参考文献里

有很多是德语、英语、俄语文献。如果不懂外语，

你在国外怎么进行研究呢？你如何与国外科学家合

作，交流看法，讨论科学问题呢？当然，这一切都

靠自己努力学习，靠自学。我觉得，一所大学，若

没有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教育可以说是失败的。

三、对学生英语能力以及翻译的看法

刘：您带研究生吧？您觉得研究生的英语能力

怎么样？

周：对，我从１９７８年开始带研究生。这几十
年，我带了６０余名研究生，其中一大半是博士生。
我名义下的硕士研究生也有几十个。改革开放前，

我们教研室同事们的外语水平没有一个人及得上我

的。他们的脑子虽然比我聪明，但没有我勤快。现

在研究生的英语口语虽然比我讲得好，但他们的英

语论文写作不讲究，中文写作也不讲究，很多我看

不上。我看他们写的，对写得好的，我很高兴，大

大地夸奖他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对写得不好的，

我脸色铁青，把论文退回去。学生们十分怕我，他

们不敢敷衍我。我觉得，学生最大的问题是对自己

要求不严，这样将来如何成才呢！但我的研究生毕

业后都很不错，大都比我强，他们都成才了。

我认为，无论搞研究，还是做学问，包括英语

写作，一定要养成严谨的习惯，一丝不苟。我写论

文，无论是英文，或是中文，在完成后投稿前，文

字要仔细校对。一般要审核五至八遍 （每天上午

头脑清醒时边读边改，连续５～８天），除了内容
外，还有文字上的表达，包括标点符号、逻辑和语

气。一定要改到自己感觉可以，才拿出去发表。凡

是我给国内外期刊上投出的文章，没有退稿的，大

多是一字不改发表的。因此，我希望老师对学生要

求 “严谨，又严谨，更严谨”，你要求严格，他们

将来会感谢你的。

我学习严谨的态度是在学生时代养成的。我当

学生时的课程作业和习题，受到老师们大大称赞。

我不是全班最优秀的学生，比我聪明智慧的学生有

五六位，但我的作业是最好的，或最好之一。我学

生时代的笔记本，实习日记本等，有几十本，都给

我校档案馆拿去保存展览了。我认为自己的学习态

度是端正的。我觉得，若自己在学习上敷衍，不认

真，是很有愧的。故我从学生时代起，就养成严格

要求自己的习惯，绝不糊弄老师。

当我大学快毕业时，校系领导和教师们讨论我

们班的学生谁能留校，有一位老师对我大大称赞，

他说：“周立伟的作业做得比你们想象的还要好！”

他的这句话，当然是说得过分了，但一直在学校老

师和领导中广为流传，使我有一点小小的名声。但

我确实不是班上学习最优秀的，如果排名次，我大

约是班上第五至七名，中上等水平而已，但我学习

是十分认真的，我是以勤补拙。我总觉得，现在的

学生聪明有余，严谨不足。如果学生能认识这点，

那他们将会非常优秀。我衷心希望，同学们在求学

期间，养成严谨的习惯，这将对自己的一生都是有

益的。

刘：您的研究生也写国际论文吗？

周：对，现在对博士研究生的论文要求高。凡

我指导的学生，就帮他们改一改论文。不少博士学

位论文，我改了六七遍。凡是我的学生，我都不客

气，论文写得不好，就 “敲打”他们。

刘：您帮忙修改的论文，是英语不好还是内容

不好？

周：不是英语不好，也不是内容不好，而是着

急不好，问题在于要急于出名，把很粗糙的东西拿

出去，不愿意精雕细琢。我们做老师的，不能助长

这种急就章的风气、浮躁的风气。如果学生在求学

时期，老师对他们要求不严格，或是眼开眼闭，不

严格要求，没有养成严谨的习惯和对自己严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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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度，那么，学生是很难成才的。所谓 “严师出

高徒”，道理就在这里。但现在，老师不敢管学生。

有一位老师开玩笑说，“在高校，不是学生怕老师，

而是老师怕学生”，但愿这是一句笑话。我想，没

有一所好的大学，会鼓励学生告老师黑状。一个高

等学校，师道就应该尊严，老师就敢管好学生。

四、对外语教学的建议

刘：您觉得是学生自己没学好，还是外语老师

没教好呢？

周：很难说，每个人的天分和努力程度都不太

一样。“师傅领进门，修行靠自身。”教与学固然

是一对矛盾，但我认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学生。

若教师教得好，要求严，并且学生严格要求自己，

便会学得好，老师很高兴，这是最好。如果学生不

想学，不用功，那么，老师的心血容易白费。

若一个学校的校风和学风不好，是培养不出好

学生的。目前仍有一部分教师对学生不敢严格要

求，战战兢兢教书，不敢管学生。而且，奇怪的

是，学生把自己学不好的责任，都推到老师头上。

考试时，不敢严格要求学生，一些校系领导，甚至

把学生考不好的责任推到老师头上。我认为，若我

们的教师真正担负起责任来，敢给学生压担子，对

他们严格要求，不怕学生告状，教学质量一定能

提高。

我觉得，学习一门外语还是需要一点天分的。

话虽然如此，但有天分而不求真才实学，玩花架

子，最终，还是像龟兔赛跑一样，兔子最后落后

了。外语是一个学习科学技术、了解世界和先进文

化的武器，不是炫耀自己的外衣，也不是标榜自己

的资本。一般说来，上海的学生很聪明，语言学习

很快，这是有历史渊源的。上海的青年学人，语言

上有先天的优势，如果他们能谦虚一些，踏实一

些，刻苦一些，不耍小聪明的话，尤其是外语学

习，要想赶上他们，是十分困难的。

此外，我认为，学习外语的人，知识面要广一

些，当代的一些科学技术的成就、科普知识、文化

艺术等，都要掌握一些，不求十分精，但要广博一

些。我觉得，要想当一个优秀的翻译家，像傅雷、

朱生豪那样，不是那么容易的。千锤百炼，才能造

就一代大家。

刘：您说的非常有道理。

周：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的时候，学习的课程太
多，也不鼓励学生上图书馆自学，这是一个很大的

问题。当时都是老师讲什么就学什么，下课之后就

复习什么。我当时学习也是这样，从早到晚，很刻

苦，但仅掌握老师讲的一点东西。那时的学习，最

大的问题是，没有培养学生自我学习的能力，学生

的知识面太窄，也没有对学习有似饥若渴的感觉，

因为对外部世界不了解。

若问现在为什么出不了像杨振宁、李政道这样

的大师，我的看法是，一是基础不好，另一是外语

不行，再一个就是太着急，急于求成了。人的学术

和人文修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刻苦修炼的

结果。搞任何一门学问也一样，外语也如此，若只

愿意弄花架子，总是 “浮”在表面上，不愿意

“沉”下去，想成功只能期待运气了。

外语翻译是一门大学问。我很早就知道，外语

翻译有严复所说的 “信、达、雅”三原则。“信”

是准确地理解原文的意思，它是前提；“达”是清

楚地用目标语言表述出来，它是基础；“雅”是通

过修辞增强译文的韵味，它是入化，属于更高层次

的要求。前二者是对译文的基本要求，而 “入化”

使译文更有文采。我喜欢的一些翻译家，如傅雷翻

译的巴尔扎克作品、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作品、

梅益翻译的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们笔下翻译

的文采多么好，多么优美啊！现在有的翻译家较之

过去，不是外文不行，而是中文不行，翻译的东西

没有优美的文采。因此，愿学外语的同学，好好提

高自己的文史哲修养。

刘：我们外语学院的任务就是针对学校所有学

生开展外语教学。从您刚才讲的那些经验来看，您

认为如何教，才能够让他们的外语学得更好呢？

周：我觉得教和学是一对矛盾。你教得最好，

他不学，不努力学，或学不进去，那是没有办法的

事。首先，学习的自觉性很重要。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的学生们在学习时，都想着自己今天的学习是劳动

人民的血汗支持的。那时，我们国家因为科技落

后，就靠生产农副产品去换取外汇，农民在农田里

干活一天，只有一角钱、几分的工分。我们就是因

为科技不强，只好受技术先进国家列强的欺负。当

年，我们用一列火车满装洗澡擦背用的丝瓜筋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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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一台小小的仪器；现今，我们用几亿件衬衫换

取一架波音７４７飞机。因为我们科技落后，没有办
法，只好被人家欺压剥削。

为什么当年的学生学习的自觉性高呢？因为学

生们都想着，上大学不容易，是人民的血汗培养我

成长，自己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呢？当时的大学

生，都有一种责任感迫使自己努力学习。现在的学

生有这样的心态和责任感吗？我直到现在，也没有

忘记当年是劳动人民流血流汗把自己培养成长的，

我要用自己的努力和成就回报他们。我们的国家，

就靠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奋斗，流血牺牲，才有今

天美好的日子和初步的强大。我衷心希望今天的学

生继承老一辈的光荣传统，对自己严格要求，不把

学习看成仅是自己成长的事，而是关系到国家兴

盛、人民幸福的大事。

其次，是教的问题。现在有不少教师，明哲保

身，不敢严格要求学生，也不对自己要求严格，不

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这是误人子弟。我认

为，教师应该负起责任来。一所大学，若不敢严格

要求学生，能培养出好学生吗？我希望，学校要提

倡师道尊严，保护老师严格教学的积极性，老师要

切切实实负起责任来。

我认为，只有掌握了外语，你才能够了解世

界，学习先进经验。２１世纪初，我和俄罗斯科学
家们讨论科学问题时，我对科学问题的直觉能力是

很强的，反应也很快，丝毫不比他们逊色，故他们

对我的评价是比较高的。为此，他们邀请我当俄罗

斯联邦工程科学院的外籍院士。他们还写了一封贺

信，特别称赞我。信里讲，“跟我讨论科学问题时，

你反应特别快”，“你是搞电子光学的，你的脑子

就像电子一样转得快”。我和他们讨论科学问题时

反应非常快，立刻就能跟他们讲这个是什么问题。

我认为，对科学问题的直觉能力，我们中国人丝毫

不比外国人逊色。

我一直鼓励学生们研究科学要走在世界的最前

列，也就是研究的问题有深度，要站在科学最前

沿。我觉得，在大学期间，自学能力和外语能力很

重要。将来毕业之后，一切都靠自己自力更生。我

的科学研究，包括我的论文写作，所有公式，所有

的东西全是我一个人写的。我希望，在大学学习期

间，思维能力和外语能力打下好的基础，不然将来

很难有成就。

我记得，１９７８年秋，我们国家还没有改革开
放。国际光电子成像器件会议在英国召开。会议主

持人解根博士对女皇的侄子肯特公爵说，这次会

议，他破例地邀请了两个人：一个是俄罗斯人，留

学法国的博士生，是谢列夫；另一个是中国人，留

学苏联的博士生，就是我。当时，苏联和中国都是

铁幕后的国家，因为这两个国家都不开放。西方国

家认为中国和苏联是很神秘的国家，都不知这些国

家的科学家在做什么，研究什么，不可捉摸。就是

在这个背景下，他们给我国外交部来函邀请我去参

加国际会议。当时我们国家刚刚粉碎 “四人帮”，

从 “文化大革命”的噩梦中走出来，我们也很想

了解外部世界，尤其是当时科学技术的进展。于

是，借此机会，党中央决定派我率领一个代表团出

国。当时，中央负责科技的王震将军，打了一个报

告，要派我率团出国，有５位政治局委员在传阅的
文件上画了圈。这里，有很多细节我就不讲了。当

时，我研究的问题，恰好美国和苏联也都同时在研

究，但他们的研究都不深入。我当时发表的这篇文

章和美国的一个教授文章的题目很接近，但我的论

文论证很深入，美国的教授仅是初步研究，讲得比

较粗糙。后来两篇文章选其中之一，把我的文章选

上了论文集，淘汰了美国教授的文章。美国教授也

没有很在意不能选上他的文章，因为是同行，他立

刻发函邀请我到美国讲学。第二年，苏联科学家也

在他们的 《技术物理杂志》上发表同一问题的文

章，但他们的研究也不及我深入。

刘：１９７８年，您是去英国参加国际会议，对
吗？您在那边交流也没问题吧？

周：那时，国家还没有完全开放，党中央批准

我带队出国访问，参加学术会议，发表科学论文。

当时我的外语口语结结巴巴的，但我的论文一炮打

响了。我后来当上俄罗斯联邦工程科学院外籍院

士，主要也是这篇论文，被认为 “创立了一个科

学学派”，但国内没有一个人看得懂。

至于我的外语，学得不地道。这与我对自己外

语的要求有关，我只求能写自己领域的科技文章就

满足了。

刘：但是也能交流，这样就可以了。

周：我记得１９９１年参加英国伦敦光电子成像
国际会议时，我是会议组织委员会委员，有一个上

午的全体大会由我主持。当时有一个俄罗斯专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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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报告，他知道我去过俄罗斯留学，就和我说他英

语不好，让我帮一下忙，我说行。他报告讲完之后

别人问他英语问题，我就翻译成俄语给他听，之后

我再把他的俄语回答翻译成英语。当时大家都特别

奇怪，一个中国人竟然做英俄双向翻译！这件事给

我们中国人争了面子，他们觉得我虽其貌不扬，但

不是无能之辈。

刘：我发现您是语言天才。

周：不是，绝对不是，我差远了。我就是靠自

己努力学习，靠笨功夫。因为无论科技，或是外

语，你经常写，经常研究，就能进步。我的外语是

三脚猫，但我从事的科学研究是基础理论研究，是

科学发现，这要有真本事，要经受严格的考验。而

且要做到这个世界上关于这方面科学问题的研究，

谁都没有我做得好。关于语言，我的中外文功底是

很差的，写的文字也不优美，只是能让人看懂

而已。

我觉得，学外语还是需要有好的环境，才能学

到地道的外语，当然还需要一点灵气。一开始，基

础要打好，若满足一知半解，沾沾自喜，也是学不

好的。开始学外语的时候很困难，但只要肯下苦功

夫，多写、多练、多模仿，就能提高自己的外语

水平。

刘：您刚才讲的对我们很有启发，非常有用。

现在的学生学外语的时间很长，但是好像感觉也没

什么效果。

周：还是要学以致用。不能是花架子，不能只

图个形式、好看流利，而是要切切实实地学。你看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一些学者，比如傅雷这些人，他
们的外语都特别好。但我们５０年代的教学，完全
把文科这一套全去掉了，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学

生只有抽象思维，没有形象思维，他们的语言是

硬邦邦的，一点也不美。我虽然有抽象思维，但

形象思维不够。我觉得大学教育应该把形象思维

和抽象思维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尤其是学文

的人。

我觉得人文课方面的学习不能废弃，文学基础

不好的话，也会影响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若写文

章，没有写作能力，没有文字表达能力，那写的东

西就干巴巴的，一点也没有文采。为什么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像徐志摩那些人，他们写的文章、信件，

大家都觉得很有文采？像傅雷翻译文章，他不仅要

精通中文，还要精通外文、精通音乐、精通法国社

会等，这是很不容易的。现在来说，也不是没有这

样的大师，但是很少了。这不见得都是环境的关

系，也不见得出国的人就比不出国的人外语好，还

是要看努力的程度以及天分了。可惜的是，我们现

在很少有外语和中文文采都特别好的人了。

刘：现在的年轻人学了很多东西，但就如您所

说，他们学得不精，一到关键场合就拿不出手了，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也不知道怎么教他们，他们就

是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不太爱坐下来看书。

周：无论科学，或是外语，都是磨砺成长的。

例如，做报告，说外语，一开始，我经常出洋相。

但我没有放弃，一步一步地蹒跚前行，才有些进

步。因此，学习开始时出一些问题，这是常态，不

要责怪他们，谁都不是天生有才的，故还需多鼓励

他们。但对吊儿郎当的、不认真的、视为儿戏的学

生，要狠狠批评他们，直到他们改正学习态度。

五、对上理工师生的建议和希望

刘：您有什么人生感悟要送给我们的学生吗？

鼓励他们好好学习。

周：我对自己的人生有１２个字的自勉，都写
在我的自传里面了。首先是为人，我一生以 “善

良、诚信，干练、正直，坚毅、自律”１２个字要
求自己。善良与诚信是我父亲教导我为人要有一颗

恻隐之心，一辈子真诚地帮助他人、善待他人，为

人要厚道诚信，尊敬师长，要记住并报答帮助过自

己的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干练与正直是我

母亲教导我要行事正义，同情弱者，光明正大，为

人正派，什么也不用害怕。坚毅与自律是我在学校

和社会中培养和磨练的，是为人处世内在的力量。

做学问，要有坚持和毅力，要有把事情干到底的决

心。自律是对自己处处严格要求：清廉自守，不欺

暗室，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我时刻以此１２
个字要求自己，反省自己。

刘：这个可以送给我们学生，特别好！

周：我父母亲对我的影响特别大。虽然我母亲

不识字，但她为人很有智慧。我父亲给我最大的教

育就是 “报恩”。我在我的自传里回忆了父母亲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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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教育，他们帮助我养成了这样的性格。另外，

“自律”和 “坚毅”也很重要。我从小很上进，家

中很贫穷，但我没有受苦。有时候当自己一有懒

惰，就会自责自己这样太对不起父母亲了。我在俄

罗斯的时候学习十分困难，我想学的，俄罗斯也是

保密的，他们也在研究。那时候我也可以借口

“专业不对”提前回国，谁也不会说什么。其实若

要退步，每个人都能为自己的后退找到借口，比如

政治环境不好、研究条件不好、老师不好、生活不

好，等等。但是也可以自己努力奋斗，拼搏一下，

“人生能有几回搏”啊！我在俄罗斯期间，就靠自

己努力奋斗，终于在科学上有所成就。回国后，我

也没有放弃探索，我的工作终于得到国际上承认，

被认为建立了自己的科学学派。当然，这是漫长的

过程，探索未知是很辛苦的事。但现在回想起来，

这段经历对自己的成长还是很有好处的。我在俄罗

斯做研究，不像在国内有亲戚朋友、老师和学生帮

忙，即使没有物质上的帮助，还有精神上的支持，

但在俄罗斯全靠自己去做，自己的信念、自己的坚

持，一点也不能退步。

我是搞基础理论研究兼技术研究的，前者是发

现，后者是发明，都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２１
世纪初，俄罗斯科学院普通物理研究所找我合作，

他们用Ｔａｕ变分理论研究了动态电子光学理论，但
他们不能确定自己的方法对或不对，他们请我合

作。我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同时证明了他们的方

法是对的，但我提出的方法更好，我们一起发表了

文章。所以，你若和人家合作，就要有真本事，才

能让人家信服。没有本事只会讲空话，谁信服啊！

刘：您最近还有写书的计划吗？

周：我的自传基本上写完了，下周将交编辑部

出版，大约有３０多万字。现在开始编辑我的成像
电子光学学术论文选，估计有７０篇文章。一些学
生希望将我的科技报告以及科普方面的文章也整理

出版。

刘：除了自传和论文选，还有没有其他的

计划？

周：如果天假以年，我想写一部专著 《静态

与动态成像电子光学》，先用中文写，再自己翻译

成英文。因为别人不懂专业，翻译不了我的文章，

所以我自己翻译。我先用英语出版，我的俄罗斯朋

友答应帮助翻译成俄语后再出版。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我写过一本书 《宽束电子光学》，得到很高的评

价。一些外国朋友和出版社来函要求我翻译成英

文，但我觉得不满意，要改进的地方很多。经过这

些年的积累，我想重新写一本书，全面讲述我这个

科学学派的成就。

我对母校学外语的同学寄予大希望。我的看法

是，造就一个科学家比造就一个翻译家要容易一

些。学外语的学生，任重而道远啊！

最后，我送给老师和学生们两个字 “真诚”，

这是指导我一生前进的两个字。为人真诚，为学真

诚，为事真诚，一生真诚，愿 “真诚”伴老师和

同学们前行，共勉。

刘：非常感谢周院士给我们分享您学习外语的

经历，以及对外语教学的建议和为人、为师、为学

之道，我们受益匪浅。

（编辑：程爱婕

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
）

（上接第２１１页）

　　顾：我们可能还需要在提升影响力方面下功
夫。上理工现在碰到的一个问题是没有办法把我们

的研究成果推向国际舞台，和国外媒体的关系几乎

是切断的。我们想做世界一流，也需要加大宣传力

度，需要国际媒体这个平台，不能闭门造车。

左、刘：在将成果推到国际舞台的过程中，我

们两个学院的师生可以互动合作。

顾：是的，可以采取双导师制，就是外语学院

的老师和我们学院的老师共同来指导学生的英语写

作。学生们也可以互动起来，外语学院的学生可以

帮助我们学院的学生提高英语水平，反过来我们学

院的学生也可以帮助外语学院的学生扩大科技

视野。

左、刘：这个建议非常好，您的视野非常新。

后续您这边有什么需要，我们的老师都可以提供支

持。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给我们提供

了这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编辑：朱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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